
近日，记者到隆林县德峨镇
（2012 年撤乡建镇）回访，明显感
受到这些年国家教育投入和相
关政策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巨大
改变。 德峨镇初级中学（原名德
峨中学，2012 年更名） 的办学条
件好了， 男女生比例相对平衡
了，在校生规模扩大了，但伴随
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外出打
工，留守儿童问题给当地教育带
来的冲击也日益突出。

这所中学的人数一直上升

走进德峨镇初级中学，记者
看到环形跑道、篮球场、排球场、
气排球场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中午吃完饭后，学生们很快占满
了各个运动场地，欢快地进行着
各种球类运动。 新修的教学楼，
每间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电子
白板教学设备， 还联通了宽带，
使教学办公实现了网络化。

尽管很多地区都有农村家
长将子女带到打工所在地或是
送去县城上学的现象，但德峨镇
初级中学的生源却在这些年一
直保持上升趋势，在校生人数从
10 年前的 560 多人增长到目前
的 1400 多人。

在该校校长杨进文看来，出
现这一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
地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

10 年前，记者来到这所学校
采访时，这个位于偏远山区的乡
镇中学不仅辍学率高，而且男女
比例不平衡。 当时，村寨里外出
打工的人并不多，不少当地人的
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因
为家业田产传男不传女，所以大
部分村民认为女孩读书无用，应
该早点嫁人生娃。

为了提高当地少数民族贫困
女童的入学率， 鼓励贫困家庭送
女童上学，这所学校从 2007 年开
始通过爱心人士捐助和学校筹措
资金， 陆续开办了 95班、96班两
个少数民族女子班， 不但免收少
数民族贫困女童的学杂费、 住宿
费，还定期向她们发放生活补助。

时任德峨中学的校长黄仕
峰介绍说，学校在开办女子班之
前，女生人数很少，不到全校学
生的 20％。 女子班开办后，学校
女生人数达 178 人，占学生总数
的 31.6％。

从 2011 年秋季学期起，国家
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试点工作，隆林县被列入
国家试点。 每生每天 3 元的营养

膳食补助，让不少贫困生吃得比
家里还好，“家长送孩子上学的
积极性高涨。 ”杨进文说。

从 2012 年开始，随着当地全
面推行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
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
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的
“两免一补”政策，德峨中学的少
数民族女子班停办了。

女子班举办的时间虽然短
暂，但改变了不少贫困女童的人
生轨迹———德峨镇德峨村的杨
兰是寨子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她从桂林一所高校的师范专业
毕业后，回到隆林中学担任语文
老师； 德峨镇夏家湾村的魏晓
云， 更是以一个大山里的姑娘，
考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一所高
校学习财经专业，成为当地人的
骄傲。

随着当地人外出打工越来越
多， 家长也逐渐认识到知识的重
要性。送女孩子上学，从过去少部
分有见识家长的行为， 慢慢成为
当地村民的普遍选择。 现在德峨
镇初级中学在校生 1435 人，女生
有 600多人，占了四成多。

奋斗精神消失让人担忧

在隆林县，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各个乡镇里的留守
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在年轻
父母走出大山，使家庭的经济状
况迅速得到改善的同时，留守在
家的孩子却要面对很多难以名
状的成长伤痛，当地的学校教育
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今年 2 月，教育专业学生覃
莉（化名）回到家乡德峨镇的一
所村小顶岗实习。 一天，她在给
五年级学生上课时，突然一辆大
卡车从窗外飞驰而过，充满好奇
心的孩子纷纷把头伸出窗外，一
名男生大声说“静静的妈妈去打
工了”，并用手指着那个小女孩。

让覃莉感到有些震惊的是，
对于妈妈的离开，静静并没有任
何伤心难过的表情，只是呆呆地
坐在那里。

下课后， 覃莉找她谈心，问
她：“妈妈出去打工了，你想妈妈
吗？ 你要是有什么话想对她说，
可以用老师的手机跟妈妈聊
天。 ”小女孩回答：“我不想，我不
好意思跟妈妈讲话， 我害羞，我
也不知道跟她说什么，我从来不
会主动跟她讲话。 ”

覃莉了解到， 静静 1 岁时，
她的父母就去广东打工，父母成

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随着年龄增长， 留守儿童情

感的缺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在
隆林中学教语文的杨兰就观察
到，没有父母的陪伴和引导，很多
学生的性格都比较孤僻， 容易出
现各类心理问题。“有时老师在课
堂上，某句话说得重了点儿，学生
就会哭，或者老师讲到某些问题，
他会觉得是针对他的，会闹情绪，
甚至记恨老师。 ”杨兰说，她带的
高中生，有些虽然个头很高了，但
依然很不成熟， 有时想做什么就
由着性子去做。

杨兰经常会抽出时间，对出
现心理问题的留守少年进行辅
导。 在她看来，和心理问题相比，
这些留守家庭正在长大的一代，
奋斗精神的消失更让人担忧。

10 年前，杨兰在德峨中学 95
班就读时， 班上的同学都憋着一
股劲儿努力学习。 每天午饭和晚
饭后的休息时间， 她都会利用起
来看书，经常是晚上 11 点，班主
任老师到教室催她们回寝室休
息。 当时，看到身边有同学辍学，
她就会感到很担心， 害怕自己因
为学习成绩跟不上， 不能继续读
下去，就要面临早早结婚的命运，
万一嫁得不好，这辈子就完了。

但现在 00 后学生的父母大
部分都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给爷
爷奶奶带。 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 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爱，就
不断向父母索取物质补偿。

“他们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
导致他们很容易满足于现状，对未
来目标不明确，认为父母今天给他
的， 将来他也理所当然地会拥有，
从没想过要靠自己去改变什么。 ”
杨兰说，很多学生有了手机，沉迷
于网络，学习动力不强，也变得不
爱跟老师交流，“过去我读书时，下
课后同学都围着老师问问题，现在
下课后我坐在教室里等着，也没有
学生会过来。 ”

德峨镇初级中学校长杨进
文对这一问题也同样感到头疼：
现在有条件的家庭都会送孩子
读书 ， 但不少孩子是应付式
的———来学校却不认真学习。 留
守儿童的父母本来给孩子买手
机是方便联系，但许多孩子晚上
该睡觉时却不睡觉玩手机，第二
天上课时又打瞌睡。

夜里去学生宿舍查寝时，杨
进文常常看到有的学生用被子
蒙住头， 被子里透出一团光亮，
他便会上前轻轻敲一下被子，这
些调皮的学生藏手机比谁都快。

为了解决手机带来的影响，
对喜欢读书的孩子，学校要求把
手机交给班主任管理；而少数没
办法管的调皮学生，老师只能尽
可能保证他不辍学。

解决问题不能一蹴而就

杨进文校长坦言，虽然越来
越多的家长愿意送孩子念书，但
控辍保学工作在这个边远山区
依然严峻。 而学生辍学的原因，
过去大多是家长不支持、读不起
书，现在主要是学生自己厌学。

德峨镇初级中学的教学质
量， 在全县的乡镇初中排名第
二。2018 年，全校参加中考的 288
名学生中， 成绩 B+以上的有 87
人，高中的升学率达到 30.2%。

尽管这个排名看上去还不
错，但学校教导处主任李宗泽对
学生的成绩并不满意，甚至刚刚
到这所学校任教时，他还一度有
过辞职的念头。

进校后带第一个班时，第一
次考试成绩出来，全班的数学平
均分只有 17.8 分。当他去问别的
班的老师时才发现，原来这个分
数是正常的———别的班学生成
绩也都是十六七分。 10 多年前，
李宗泽在这所学校念书时，班上
同学数学成绩最差的也有 30 多
分，而且考出这样的分数还会被
其他同学围观。

“学生的成绩怎么越来越差
了？ ”这让他很不解：老师明明是
认真上课，可学生的成绩为什么
就是上不去？ 在跟学生打交道的
过程中，李宗泽慢慢发现，这些
学生的成绩不理想，主要还是因
为基础太差，根本就听不懂老师
在讲什么。 他曾经跟班上两名学
生沟通，学生说听不懂他讲普通
话，问他能不能用方言来上课。

李宗泽调研发现，造成学生
考不上高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基
础不好，另一方面是对读书没兴
趣。 他家访时了解到，有很多孩
子在小学一二年级时成绩还很
好，但念到三四年级后，因为父
母外出打工了， 家里的老人不
管，又不用做农活儿，就到处玩，
玩久了就逐步开始厌学。

在这些西部山区，小学阶段
的义务教育质量薄弱问题依然
阻碍着学生们的成长。 覃莉在德
峨镇的村小顶岗实习时，入校第
二天她整理学生的期末考试成
绩 。 学生的成绩出乎她的意
料———四年级全班 20 人， 只有

两人每门科目都及格，其他学生
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大都在 5 分
至 30 分之间徘徊。 校长说，这个
成绩不奇怪，这里的孩子跟外面
的孩子没法比。

在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后，覃
莉发现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
第一，教师失职。整个村校只有 3
名教师， 而且年纪都在 50 岁以
上，教学能力有限，教学方式古
板， 导致学生的课堂兴趣不高。
第二，父母失责。 当地很多留守
儿童的父母都在外地，孩子交给
爷爷奶奶带，他们没有能力关心
孩子的学习，认为孩子读完初中
就算替他父母完成责任和义务
了。 由于家庭监管的缺失和学校
教育的疏忽，多数留守儿童学习
较为困难。

在结束实习，离开家乡的那
所村小时， 覃莉在日记中写道：

“小时候， 我怀着梦想一定要离
开这座大山，考上大学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站在讲台上向孩子们
传授知识、传递梦想，今天我完
成了我的大学梦，但发现仅凭我
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农村留守儿
童的现状。 ”

隆林县教育局局长杨胜奇
介绍，为了解决当地中小学师资
力量不足的情况，县政府投入了
大量资金， 按照每生 8000 元的
标准，支持师范院校为当地培养
英语、音乐、美术等专业对口的
教师。 并通过发放“班主任津贴”

“乡村教师津贴”等方式，改善基
层教师待遇，吸引毕业生到基层
学校任教。“这些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挽留住了大部分乡村教
师。 ”杨胜奇说。

以德峨镇初级中学为例，这
几年陆续从周边的云南、贵州地
区招录了 20 多名年轻教师，学
校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逐年提
升。 此外，得益于政府上级部门
的支持，学校每个学期都会派老
师外出去培训，对老师提高教学
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去听过他们的课。 我发
现年轻老师上课还是挺有激情
的，而且上课的方式和外面的大
城市差距也不是很大。 ”李宗泽
说，有些老师会在课堂上开展那
些有效教学， 受到学生的喜欢。
如果学生认真听，要考上高中的
话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这些西部地区的学校
来说，教学质量的提升是个缓慢
过程。 留守问题的解决更不可能
一蹴而就。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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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留守改变的乡村教育
10 年， 对于一个地处西部的少数民族山区乡镇来说，

会发生多大的改变？
2009 年，记者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

德峨乡采访时，当地的村寨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男孩读书，
女孩喂猪，如果让女孩读书，不如家里养一头老母猪。 ”

当城里的孩子为中考能不能上名校而烦恼时，一些山
里的贫困女童却在为会不会被催着嫁人，能不能继续念书
而发愁。

如今，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终于不用重复
父母的命运，可以安心地在校园里求学了。

德峨镇初级中学的学生在校园里吃午餐（谢洋/摄） 午饭后，德峨镇初级中学的学生在打气排球（谢洋/摄）


